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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儒学先驱，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北宋政治军事、思想教育诸方面都

做出卓越贡献。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印上释道色彩，再加上从小的佛教熏陶，方外人

士的交游启发，自己对佛教的体认及其屡遭贬谪的经历都促使范仲淹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与认可，使其思想具

有佛道情结。 虽然这种接受与认可是站在理性的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也促

进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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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北宋新儒学先驱范仲淹的佛道情结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苏州吴
县人。 他是北宋有卓越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主
持庆历新政，抗击西北边患，有“军中有一范，西贼
闻之惊破胆”[1]之称，砥砺品质，“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2]照耀千古，他兴办学校，奖掖后
进，是杰出的儒学先驱，朱熹说：“文正公门下多延
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
夜肄业。”[3]他指出“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
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4]，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
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
虽繁，何以戒劝”[5]的文风与士风，使其为之一变。
范仲淹一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自称“臣闻生

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6]、
“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 上诚于君，下诚于民。 ”[7]

死后，也以儒学事功与砥砺品格受人尊敬，富弼说
他：“遗奏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卒志于道，不为禄
位出也。作文章尤以传道名世，不为空文。”[8] 欧阳

修称他：“大通六经之旨， 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
义。 ”[9]王安石称赞他:“呜呼吾公，一世之师。 由初
迄终，名节无疵。”[10]元好问感叹道:“求之千百年之
间，盖不一二见”[11]《宋史》说他：“泛通六经……毎

感激论天下事， 奋不顾身， 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
节，自仲淹倡之。 ”[12]纪昀评其为：“盖行求无愧于
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
用，不过如此。 ”[13]

儒释道思想融合已成定势的宋代， 佛老思想
已深入人心。宋太宗认为“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
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 ”[14] 欧阳修说：“佛
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趣常众而炽。 老氏独
好言清净，远去灵仙，飞化之术，其事冥深不可质
究。 ”[15]范仲淹的思想、行为、心境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佛、道二教思想的影响。范仲淹也说：“康宁福已
大，清静道自生。邈与神仙期，不犯宠辱惊。读《易》
梦周公，大得天地情。…… 愿师先觉者，远远濯我
缨。 ”[16]可窥其一斑。
范仲淹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青少年时，曾

在醴泉寺读书三年；知交富弼参华严修禅师；自己
也曾参琅琊慧觉禅师， 并与多位法师处士有过密
切交往深有获益。 另外，范仲淹仕途上屡起屡落，
贬谪情怀诗作不少涉及佛道内容。 笔者从这几个
方面来探讨范仲淹的佛道思想， 以期能更全面地
了解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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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仲淹与僧人交游及其诗作中
流露的佛道思想

范仲淹与方外之人的交游广泛，如：释文光、
广宣大师、真上人、越僧长吉、吴僧真、元二上人、
金山寺识上人、希元上人、虎丘长老、四明僧湛公
等。每到一处，也必敬游寺院，天平山白云寺、常熟
顶山寺、越州翠峰院、睦州乌龙山寺、承天寺、虎丘
云岩寺、苏州灵岩寺，杭州白塔寺、镇江甘露寺、南
康军落星寺等都留下作者足迹。
明道二年， 被贬睦州， 与章岷推官同登承天

寺，“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 清风曾未足，明月
可重来。晩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佳宾何以伫，云
瑟与霞杯。 ”[17]游览乌龙山寺，“高岚指天近，远溜
出山迟。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异花啼鸟乐，灵
草隐人知。信是栖真地，林僧半雪眉。 ”[18]与广宣大

师交友密切，“忆昔同游紫阁云，别来三十二回春。
白头相见双林下，犹是清朝未退人。 ”[19]

移知苏州时，登灵岩寺，“古来兴废一愁人，白
发僧归掩寺门。 越相烟波空去雁， 吴王宫阙半啼
猿。 ” [20]颇有点“万事皆空”的意味。 景祐三年，范
仲淹因上“百官图”被贬饶州，后知润州。作者远眺
落星寺，亲临芝山寺，“楼殿观崔嵬，灵芝安在哉？
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 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
回。偶临西阁望，五老夕阳开。 ”[21]对佛教名寺充满

敬畏之情。陪识上人游金山寺，“归心不可夺，千里
故园春。及见市朝事，却思江海人。烟波方得伴，松
月定为邻。愿结虎溪社，休休老此身。 ”[22]表达对归

隐山水的向往。高僧“笑我名未已，来问无端理。却
指岭边云，斯焉赠君子”[23]的教导使贬谪之情得以

消解。
庆历新政失败后， 范仲淹出治邠州， 后知杭

州。在杭州，游白塔寺，“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
远水欲无际，孤舟曽未归。 乱峰藏好处，幽鹭得闲
飞。多少天真趣，遥心结翠微。 ”[24]与僧长吉诗歌唱

和，作《和僧长吉湖居五题》，特别是作《十六罗汉
因果识见颂》，对佛教经典有深入的阐释。 还与高
僧日观大师交往甚密， 对其人品佛学琴艺推崇备
至，死后还为他勒铭纪念：“山月亭亭兮，师之心；

山泉泠泠兮，师之琴。真性存兮，孰为古今。聊志之
兮，天竺之岑。 ”[25]

此外， 范仲淹还与僧文光有交往，“一品山前
识，迢迢三十春。 多惭画戟里，重见白云人。 ”[26]对

真上人的琴声也倍加欣赏， 深爱升上人碧云轩的
幽雅，“爱此诗家好，幽轩绝世纷。 澄宵半床月，淡
晓数峰云。远意经年就，微吟并舍闻。只应虚静处，
所得自兰芬。 ”[27]在郡斋中，也顿生禅退之心，“三
出专城鬓似丝， 斋中萧洒过禅师。 近疏歌酒缘多
病，不负青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
归迟。 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28]

范仲淹有“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一面，
也有任运随缘、超脱逍遥的另一面，自己也说：“客
爱往来何所得， 僧言荣辱此间无。 从今愈识逍遥
旨，一听升沉造化炉。 ”以儒为主，兼济佛道，是范
仲淹思想的鲜明特征。 范仲淹感叹“上人之隐，盛
于吾儒之隐远矣。 ”[29]古寺名僧使范仲淹体会到忧

乐人生之外的逍遥与清净。

二、范仲淹与道士、处士交往及其
诗作中的佛道思想

范仲淹与道士来往唱和， 如 《访陕郊魏疏处
士》：“贤哉先处士，天书召不起。云夫嗣孤风，复为
隐君子。有石砺其齿，有泉洗其耳。不瞰红尘路，荣
利无穷已。 ”[30]皇祐元年，范仲淹知杭州，与处士唐
异交往密切。范仲淹夸奖他“名动公卿四十秋”，还
为其诗歌作序：“观乎处士之作也，孑然弗伦，洗然
无尘。 意必以淳，语必以真。 乐则歌之，忧则怀之，
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
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览之者有以
知诗道之艰，国风之正也。 ”[31]发出由衷的称赞。
对“梅妻鹤子”的西湖名士林逋十分欣赏，“唐

虞重逸人， 束帛降何频。 风俗因君厚， 文章至老淳。
……早晩功名外，孤云可得亲。 ”[32]“片心高与月徘
徊，岂为千锺下钓台。 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
出山来。 ”[33]曾多次寻访旧居，如《和沈书记同访林
处士》[34]、《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35]范仲淹还

流露对隐逸的渴望：“萧索绕家云，清歌独隐沦。巢
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一水无涯静，群峰满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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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当伴闲逸，尝酒过诸邻。 ”[36] 范仲淹二十岁时，
曾结识隐士王镐及周德宝、屈元应两位道士，直至
庆历五年，范仲淹还替王镐写墓表：“周精于篆，屈
深于《易》，且皆善琴。 君尝戴小冠，衣白纻，跨白
驴，相与啸傲于鄠、杜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
未尝有荣利之语。…… 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
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 ”[37]可以想象他们友谊

的深厚与王镐的飘逸神姿。
此外，范仲淹还有《赠茅山张道者》、《赠锺道

士》、《道士程用之为余传神因题》等作。景祐四年，
范仲淹在润州曾奉道五十余日，“丹阳太守意何
如，先谒茅卿始下车。 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
五旬初。 偶寻灵草逢芝圃，欲扣真关借玉书。 不更
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 ”范仲淹的隐逸情
怀，随着年龄与处境的变化而日益浓烈。

三、范仲淹对佛学要义的阐释
———以《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为中心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河东，曾发现佛经
《因果识见颂》一卷，仔细审读并为之作序，这对范
仲淹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为“天竺沙门阇那多
迦译”[38]，经首有对“因果识见”题解：“因者，因缘；
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
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
法不生，当得成佛。 ”[39]范仲淹见之感叹道：“方知
尘世之中有无边圣法，《大藏》之内有遗落宝文。 ”[40]

范仲淹遂命承天寺僧人归依别录珍藏， 又为之作
序， 这一系列行为本身便表明他对佛经态度的严
谨与真诚。 他早在《上执政书》中就指出：“夫释道
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 ”[41]表现出融通三

教的宽广胸怀。
序文对其内容作了高度概括与称赞：“一尊七

颂，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
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 济生戒
杀，诱善祛邪。 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
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
起于心；万法诸缘，同皈于善。”盛赞其除恶从善的
功能。 为善之道范仲淹一生笃行，“泛爱乐善……

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
如也。……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
里中，以赡族人。 ”[42]甚至认为善恶源自因果，他
说：“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岂不为善也？’余谓不
然：君子之为善也，必享其吉；有穷且夭者，世皆重
而伤之，虽一二人，犹以为多焉。小人之为不善也，
必罹其凶，其祸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虽千百人
若无焉。 ”[43]佛教劝人为善与儒家的仁义思想有相

通之处；“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 若己推
而内之沟中”[44] 的爱民济世之心又与佛教入世救

度的大乘精神不谋而合。范仲淹曾建议皇帝“不以
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 ”[45]将儒家的

“仁”发挥到极点，到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无我”的境界，这受到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
慈”的影响。
正因为儒释有相通之处， 该卷经书使范仲淹

内心触动很大，以致“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
终，胸意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 倘非世尊以六
通万行圆明惠鉴之圣，则无以至此。 ”产生强烈的
共鸣。

四、范仲淹贬谪诗歌中的佛道思想

范仲淹正直敢言，一生屡遭贬谪。 天圣七年，
因上疏：“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
位，无北面之仪。 ”[46]被贬河中府通判。这对年轻进
取的范仲淹影响不大，他说：“某天不赋智，昧于几
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
于民。 ”[47]即使向唐处士学琴，着眼点也是儒家大
雅之道：“盖闻圣人之作琴也， 鼔天地之和而和天
下。 琴之道，大乎哉！ ……崔公既没，琴不在于君
乎？君将怜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尧舜之音，游羲
黄之域，其赐也岂不大哉！ ”[48]

明道二年再贬睦州。 范仲淹虽说 “圣明何以
报，没齿愿无邪”，但也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
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49]只好以

“铜虎恩犹厚， 鲈鱼味复佳” 来消解内心的不满。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
波。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50]但对自己的满腹

衷心换来的“尽室任风波”颇有点不满。“妻子屡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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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出门投祸机。 宁知白日照，犹得虎符归。 ”[51]与

“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
沙”[52]则流露出后悔之情，这导致范仲淹干世情怀
的消减，吏隐与佛老思想渐增。 在桐庐，范仲淹心
境是“心共白云空”，过着“日日面青山”的吏隐生
活，发出“谁复问千锺”感慨。“吾皇不让明皇美，可
赐疏狂贺老无？ ”[53]则明确表达归隐的愿望。
睦州任上，进取锐减，甚至焚香悟黄庭经起来,

“千峰秀处白云骄，吏隐云边岂待招。 数仞堂高谁
富贵，一枝巢隐自逍遥。 杯中好物闲宜进，林下幽
人静可邀。 莫道官清无岁计，满山芝朮长灵苖。 ”[54]

对隐士严子陵很是羡慕，“风尘日已远， 郡枕子陵
溪。 始见神龟乐，优优尾在泥。 ”[55]还高度称赞他：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56]当

然，这些心态的变化也是处境的暂时改变引起的，
有些还是愤激之语，如说：“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
言。 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 ”[57] 范仲淹也以孟

子自许，“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58]范仲淹在

睦州很有政绩，“某罪有余责， 尚叨一麾， 敢不尽
心，以求疾苦。 ”[59]景祐元年六月，移知苏州。 次年
十月调回京师，领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景祐三年三贬饶州，虽然范仲淹作《灵乌赋》，

表达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但心中自是
不满。 “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 ”[60]愤

激之语，溢于言表。范仲淹也以“迂阔”自称，“此道
果迂阔，陶陶吾醉乡。 ”[61]移知润州，范仲淹竟收心
奉道达数月之久：“竭节事君三黜后， 收心奉道五
旬初。 偶寻灵草逢芝圃，欲扣真关借玉书。 不更从
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山居。 ”[62]发出“功名若在
天，何必心区区”[63]的感叹。 庆历新政失败后，外任
邠州，后移知邓州、杭州。在杭州广交僧侣，佛学修
养日深。 皇祐三年，移青州。 一年后，调任颍州，但
只赶到徐州便溘然长逝，终年六十四岁。
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历经坎坷，但终能从个

人的恩怨荣辱中摆脱出来， 以宁静淡泊之心面对
各种境遇， 这种平常之心与坦然之境是与佛道的
影响分不开。 但范仲淹并不崇佛，更不佞佛，以理
性和实用的儒家立场来取舍佛道。 对佛教的批评

也集中在蠹民之用，耗国之费上，并非从根本上否
定佛道。在儒释道合一的时代背景下，他已开始自
觉地从释道教义中吸取营养提升自己的人格境

界。虽然这种吸取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但也促进了
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 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
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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